
中
文

大
學

出
版

社
：

具
有

版
權

資
料

  ．53．

金沙江之子

4月3日，清明前兩天，我轉道昆明、麗江，在朋友的

安排下，乘了兩個多小時的汽車，直抵金沙江邊的車軸村

─蕭亮中的家鄉，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的研究對象。村

子在金沙江靠中甸的一側，在夜色之中，亮中的表哥李潤

堂將小貨車開上了渡船，艄公靜靜地掉轉船頭，我們在月

色、山影之中，渡過了金沙江。在一旁的小彭說：鄉親們

為亮中立的碑就在江邊的山坡上。我舉目望去，夜氣繚繞

之中，只有巨大的山影從上面壓下來。繞過這一截路，前

面終於有了一些燈火，是車軸了。次日清晨，我沿着小路

爬上亮中家屋後的小山坡去探望亮中─他的墳頭沒有任

何標記，不遠處的金沙江邊立着的那塊刻着「金沙江之子」

的碑上也沒有他的名字，但在江邊，你能夠感覺到他的無

處不在。亮中在那裏繼續守望他的金沙江，他的確並沒有

離開，幾個月來壓在我心頭的石頭漸漸地挪開，我可以回

憶了。

認識亮中，是因為《讀書》，現在回憶，時間應該是在

2001年底或2002年初。從《讀書》的來稿中，我讀到一篇

題為〈隱喻的漫水灣〉的文章，是對四川冕寧縣南部的漫水

灣的彝族村莊生活的樸實而生動的記述。一望而知，作者

是一個人類學者，平靜的敍述與作者的追問相互交織；滲

透字裏行間的，是對漫水灣的人、風俗、土地的真正的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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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感，尤其是對彝族文化轉換及其與漢族社會之間的關係

的認真思考。在文章的結尾部分，他分明地說，這個地區

的彝族認同並不是植根於某種「共同的文化」，因為這裏的

群體生活特徵與其他群體（漢族或其他族群）沒有多大的區

別。構成這種認同的毋寧是某種隱喻性的文化特徵，然而

也恰恰是這種隱喻性的文化特徵在具體的環境中會被放大

或縮小，成為這一族群與其他民族不一樣、相區別的關鍵

所在。我很喜歡也認同這種將少數民族認同置於多族群共

存的語境中的研究方法。這篇文章隨即被編入2002年第三

期的「田野札記」欄目之中，按《讀書》的發稿速度，這算是

最快的了。

那之後沒有幾天，雜誌發稿工作完成之後，我從編輯

部來到二樓書店的咖啡館，在入口處，見《讀書》的同事李

學軍正在和一個年輕人說話，她介紹說，這就是蕭亮中，

〈隱喻的漫水灣〉的作者。我隨即向亮中表示感謝，並告訴

他文章已經發稿。亮中中等身材，方形的臉龐，顯得很忠

厚，說話也謙和。聽說文章已經發稿，他顯然略感驚訝，

也很高興。我們要了咖啡，坐在那裏隨意地聊了起來，討

論的問題多半與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及其歷史命運有關。

他說起了雲南少數民族，也說起藏族的歷史。我那時也在

讀一些有關的歷史資料，交談之中，我們好像有不少共同

的想法。在那之後，我們見面的次數不算多，每次都是在

三聯書店二樓的咖啡館裏，多半是他給《讀書》寫了新的

文章或參加《讀書》的活動。有一次，在交給我新作〈車軸

─一個遙遠村落的新民族誌〉的同時，他還附了一篇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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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《突古》的小說。文章發表於去年《讀書》的第三期，而小

說卻留在電腦裏了，我粗粗地瀏覽了一下，覺得文筆很細

膩，但因為手頭太多的事情需要處理未及細讀就放下了。

亮中為人憨厚，但極為敏感，因為沒有得到我關於他的小

說的意見，再見到我時，他帶着失落的神情問：您還沒有

讀我的小說吧？我搪塞了一下，他沒有追問，但重新打印

一份，專門給我送來─從此我知道，亮中的心裏永遠記

着曾經發生的事情，他不會遺忘，也不會放過，雖然他的

臉上總是帶着謙和的笑意。我也因此知道：為什麼亮中的

笑意中總是帶着審視！

2002年秋天，我在國外做訪問研究，忽然接到亮中的

一封信。這次並不是投稿，而是朋友式的關心。在我的

記憶中，這是我和亮中的交往中超出編輯和作者關係的開

始。他在一個場合聽到有人用極深的惡意攻擊我，攻擊者

並不認識我，而且所說也毫無根據。亮中先是不解，而後

是憤怒。他在提醒我多留心之後，又問：為什麼不反擊？

亮中太年輕了，他對知識界的爭論不是很清楚，對有些所

謂「知識分子」之作為還缺乏真切的體驗。我感謝亮中的慰

問，但沒有多說什麼。回到北京後，有一次見到他，他又

重提此事，我仍然沒有多說。在這個世界裏，人心的黑暗

是永遠超出我們的想像的，為什麼要讓一個如此坦然、天

真的人平添對於這個世界的悲觀呢？對我而言，有像亮中

這樣的朋友的誠摯的關心已經足夠了。亮中從此不再提及

這些事情，但我知道他曾經為此與他熟悉的人辯論。

從認識亮中起，我就知道他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放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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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不大安於商務印書館的工作。幾經周折，據說可以進

社科院社會學所了，卻在最後一刻出局。亮中為此來找

過我，心裏有許多不平和不解；我為此四處打電話瞭解情

況，最終也無能為力。去年春天的時候，他告訴我有兩個

可能：一是進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，一是進藏學研究

中心；前一個手續比較複雜，後一個相對比較確定。鑒於

前一次教訓，我建議他先進藏學中心。他是猶豫的。去年

夏天之後，亮中在工作調動過程中捲入反對虎跳峽水壩的

運動，他自己有些擔心這些事情會影響他的工作，見面或

打電話都說起此事；我知道他為調動做了多少努力，心裏

又有多少渴望，也擔心他捲入的運動影響調動的事情。但

亮中有一次態度堅定地告訴我說，他不會因為調動的事情

而放下金沙江的命運而不管，那一次，他得到了妻子的支

持，心裏是很興奮的。

亮中捲入反對虎跳峽水壩的事情始於去年春天。受藏

族學者馬建忠之請，亮中參與籌備在中甸召開的「藏族傳統

文化與生物多樣性保護」學術討論會；他記起了我們初次見

面時的討論，於是問我能否參加那個會議。我對藏族文化

和生態多樣性問題感興趣，卻沒有任何研究，不敢貿然答

應，但亮中說：會議的議題涉及發展主義等問題，還是希

望我參加。他是在為自己的家鄉爭取更多的關心，我拗不

過他。5月間，亮中說要來送會議邀請信，我說不用跑了，

寄來就可以，但他不從。當天，我們約好了一起吃午飯，

但大約兩點鐘他才滿頭大汗地趕到我的住處，那時我已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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饑腸轆轆。他一邊擦汗，一邊解釋說商務印書館開編輯會

議，無法提前離開。北京的交通情況我當然知道，何況亮

中是乘公共汽車來的呢！我們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裏喝了

點酒，隨意地聊起了中甸，那時在我對雲南的神往中還從

未有過虎跳峽問題的影子。

6月9日，我收拾行裝，奔赴中甸。在昆明機場的候

機大廳，瞥見了亮中的身影，隨他一同前來的還有年輕的

體恒（印照）法師。體恒（印照）法師一襲袈裟，而亮中卻

是短袖輕裝，他們剛剛拜訪了昆明的一座寺院，隨身還攜

帶着寺院住持贈送的禮品。在候機廳裏聊天時，我買了雲

南地圖，不斷地向亮中打問雲南的情形，計劃着未來的行

程。飛抵中甸後，我們都穿上了夾克，而亮中卻依舊短衣

裝，回到家鄉的興奮一直掛在臉上。臨行之前，一個朋友

特別來電話關照我注意高原反應，下飛機後一切正常，我

有點慶幸，亮中卻在一旁笑我：怎麼會有高原反應呢！在

旅館住下後，亮中帶我到一個很小的飯店，我們要了一點

飯菜，坐在小板凳上喝起了青稞酒。亮中是在中甸念的中

學，這個地方藏族人最多，但也聚居着納西族、傈僳族、

白族、彝族、回族、普米族和漢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。他

自己是白族人，而會議的組織者、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的

馬建忠卻是藏族人，他們在不同的中學讀書，畢業後同年

考到北京來讀大學。亮中考取的是中央民族大學，而建忠

先入北京林業大學而後去泰國留學，各奔前途，現在卻為

他們共同的家鄉重新走到一起了。談話之間，亮中提出邀

請，要我在會議結束後去他的家中小住。酒酣耳熱之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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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答應了─我原以為這是亮中一時興起的建議，後來才

明白他早就在為此做計劃了，但在來中甸之前，他從沒有

對我提起過。

我參加過許多學術討論會，但那次會議卻很特別。頭

一天的會議在旅館召開，發言者除了從北京和昆明等地來

的專家之外，大多是當地的學者，其中許多是藏族的學

人。降邊嘉措先生是我在社會科學院的同事，他在少數民

族文學所，我在文學所，僅僅一層之隔，卻從未謀面。這

次在雲南見到了。澤仁鄧珠先生是著名的藏學家，他以

一人之力完成了百萬字的《藏族通史》，在藏人中享有很

高威信。從青海來的活佛一臉慈祥，很少說話，但我們後

來一路去德欽，他的博學讓我深為佩服。雲南社會科學院

的幾位學者對當地風俗、宗教、自然狀況進行了長期的觀

察，他們的論文對於中甸、德欽、麗江等地的生態狀況做

了詳細研究。不止一位學者談到了藏傳佛教對自然聖境的

崇拜，認為這一崇拜對於生態的保護有重要的作用。第二

天上午，我們驅車參加當地藏學中心的成立典禮，而後前

往其茨頂村進行小組討論，亮中從一個小組換到另一個小

組，終於到我所在的小組來了。他坐在我身邊。討論過程

中，亮中忽然發難：現在NGO（非政府組織）紛紛來到這

裏，但投資和活動都集中在藏區，難道其他民族文化就不

包含保護自然的傳統嗎？我們從小在這裏長大，不同族群

相處融洽，不但是同學、同事，而且也是親人，因為不同

族群之間通婚和日常的交流是很普遍的。但隨着外來的投

資都流向藏區，所有的宣傳也都集中在藏族文化，多少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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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 年6 月13 日在德欽與藏旅青年座談，後排左三為澤仁鄧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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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紀和諧相處的不同族群之間產生了相互間的芥蒂和「分」

的趨勢。這不是個問題嗎？

亮中在此之前已經與我談過這個問題，我因為不瞭解

情況不敢貿然發表意見；但在與馬建忠的聊天中，我特別

就此問了他的意見。建忠是藏族人，又在美國大自然保護

協會工作，他坦承這個問題的確存在，但感到一時很難改

變。他稱讚亮中的文章寫得好，說：士別三日當刮目相

看，我沒有想到他寫了這麼好的文章！建忠和亮中像兄弟

一樣，偶爾爭吵，但情感深厚，8月間建忠從美國給我寫

信催問答應他的文章，還特別提到亮中和大夥兒對虎跳峽

水壩問題的鬥爭「有聲有色」。亮中提及的問題是尖銳的，

我認為他有一種真正的人類學的視野，而不是單純地從環

保出發；他並不是不支持NGO的工作，而是關注NGO能

否真正將文化多樣性與生態多樣性的視野貫徹到各種項目

之中。很顯然，在亮中的心目中，生物的多樣性是和文化

的多樣性密切相關的，任何將一個社區簡單地按照族群、

宗教來進行區分的做法，都可能瓦解社區自身的文化多樣

性及其有機的聯繫，產生新的不平等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生

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又與平等問題有着內在的聯繫。亮

中對他的家鄉的關注不是從一個族群或一種文化出發的，

而是從一個歷史地聯繫在一起的社群網絡及其多樣性出發

的。在雲南期間和從那裏回來之後，我們曾經反復地討論

過雲南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及其意義。後來在起草有關反對

長江第一灣─虎跳峽流域水電工程的倡議書時，這也成

為他的最重要的出發點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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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甸的那幾天，亮中忙前忙後，除了招待我們品嘗

當地菜餚之外，還特別帶幾個當地的朋友到我的房間來聊

天。亮中是一個較真的人，他想到的事情，往往不顧及場

合就要說出來。那天在其茨頂村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討

論，在交鋒之後，亮中仍不罷休。他對當地將其茨頂村設

計成為一個藏族文化樣板村也很有意見，在這些問題上，

我完全贊成他的看法，雖然囿於客人的身份，沒有多說，

但在最後的發言中還是呼應了亮中，對於過度的旅遊開發

和市場擴張表示擔憂。在與亮中及他的朋友的聊天之中，

我們最為關心的是：究竟是靠了怎樣的歷史傳統、文化條

件和社會政策，雲南能夠保持如此燦爛多姿的生態多樣性

和文化多樣性，各民族為什麼能夠和諧共存而又各自保持

自己的民族特點？當代世界的變化─市場化、全球化、

現代化─是否可能促成這樣的局面的轉化？亮中對於自

己的家鄉和族群有強烈的認同感，但同時擁有同樣強烈的

「中國」認同感，這種認同感也表達為對任何等級關係和

習焉不察的偏見的批判態度。在他的身上，多重的認同本

身構成了一種思想的和性格的特徵，有時你似乎感到他正

處於某種矛盾的情感和態度之中，但最終這些所謂的矛盾

在他的身上是完全統一的。有一天，在我的房間裏說到少

數民族語言教育及其危機的問題，他帶來的一位藏族朋友

說：我們說藏語或納西語，但也說普通話，它們都是我們

的語言。為什麼現在不叫普通話而叫漢語呢？我有時想：

真該讓那些學了一大堆正確理論的人來聽聽一個少數民族

的朋友是怎樣看待普通話的。亮中對於NGO興起過程中產




